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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雷 神桥之谜

十月的一个早晨，狂风大作。我下楼去吃早餐，碰到了福

尔摩斯。

“手里有案子啦？”我问。

“你也开始学会我的推论法了。”他笑着说。

一刻钟后，我们离开了饭桌。福尔摩斯面对着我坐着，掏

出一封信。

“你听说过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吧？”他问道。

“你是说那个美国参议员吗？”

“不错，他一度曾是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是更多的人知道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在英国不是也住了不少日子了吗。”

“可不是，他五年前在汉普郡买了一个不小的农庄。大概你

已经听说他的妻子惨死了吧？”

“我想起来了，这是他成为新闻人物的原因。但我不知道细

节。”

“没想到这个案子最后找到我头上了。”

“你的头上？”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华生，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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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里奇饭店摇十月三日

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走向死亡而不尽最大力

量去援救她。我不能做任何解释，但我确知邓巴小姐无罪。你

知道事实经过———谁会不知道呢？此事成了全国的新闻。但没

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正是这种不公，几乎使我发疯。这

个女人太善良了，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去打。我将于明日十一时

来访，而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全部生命，都

可以为你所用，只要你能救她。把你平生所有的能力，都用来

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就是这封信，”福尔摩斯抽完他的烟，又慢慢装上

了一斗烟丝，“我正在等的就是这位先生。至于情节，如果你有

兴趣，我可以对你简短地说明一下。

“这个人，照我看，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金融巨头，同时他

的暴躁与威严在世界上也无人可及。这次悲剧的牺牲者，就是

他的妻子，一位已过壮年的女子。家里有两个小孩子，因此还

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地点是一所古老的庄园。

“悲剧经过是这样的：女主人被发现死在离庄园半公里外的

地方。她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大脑，那时是在晚上。她身穿夜礼

服，戴着披肩。附近没有发现武器，现场没有任何谋杀的线索。

她的身边没有任何武器，注意这一点。尸体于十一点钟被护林

人发现，在抬回家之前受过警察和医生检验。这么说也许太简

短了，你能听明白吗？”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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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清楚。女教师被怀疑了？”

“首先，有明确的证据。在她衣橱的底板上面发现一枝放过

一弹的手枪，口径与尸内子弹相同。”这时他两眼直视，拉长了

字音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

他停了一下。

“是的，华生，手枪被发现了。的确可以定罪了，是吗？两

个陪审团都是这样认为的。另外，死者身上有一张纸条，约她

就在桥头见面，署名者是女教师。怎么样？这回说明了动机。

吉布森参议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子。如果他妻子死了，除了

这位女士，还有谁会更有希望继承她的位置呢？况且从种种迹

象来看，她早就想要得到这一切，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中年女人

的死。恶毒，真恶毒！”

“确实如此，福尔摩斯。”

“另外，她提不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反之，有人在案发

时间看见她到过雷神桥———也就是案发地点，这一点她根本没

有办法否认。”

“这样看来是可以定案了。”

“然而，华生！这座桥是一座宽石桥，有石栏杆，而地下的

雷神湖又深又长，长着芦苇，在桥头躺着尸体。这就是基本事

实⋯⋯”

他还没说完，门铃响了。“噢，看来是我们的主顾来了。”

毕利去开了门，但并不是我们的主顾，这一点出乎人意料。

马洛·贝茨先生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他瘦削，神经质，

眼神惊恐，举止急促而犹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处在精神崩溃

边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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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谈。我

只能跟你稍谈一会儿，因为我在十一点钟有约会。”

“我知道，”来访者喘着气说。“吉布森先生快来了，他是

我的雇主，我是他农庄的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恶霸，

一个大恶霸。”

“你语气过强了，贝茨先生。”

“我不得不加强语气，时间有限，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

我决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他眼看就到了。他的秘书弗格森

先生，今天早上才告诉我他约你谈话的事。”

“而你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谁都冷酷。他

对慈善事业的捐款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但他的妻子是

主要牺牲品。他对她很残酷！她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我敢

说她生活得很悲惨，很绝望，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她是热

带人，巴西人，你当然知道的。”

“这点我不知道。”

“炙热之女，激情之女。她就是以这种热情爱他的，她本来

非常美，而她的丈夫也是因为这个才跟她结婚的。但是当他的

激情退去之后，他就把他的妻子扔在一边再也不理。我们大家

都喜欢她，同情她，恨他对她的恶劣态度。他很会说话。这就

是我要告诉你的。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肚子里有更坏的东

西。我走了，他就要来了。”

客人恐惧地看了一眼钟表，就跑出去了。

“吉布森先生看来有一个很忠诚的家庭，但是警告还是有用

的。现在就等本人来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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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十一点，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客人被让进屋来。

一见到他，我就理解了他的经理为什么对他那么害怕了。

他高大而瘦削、嶙峋如石，给人一种饥渴贪婪之感。他的

脸上皱纹深折、伤痕累累，经历的苦难都刻在脸上。他那冰冷

的灰眼睛，精明地在浓眉下面闪亮，来回地看着我们俩。

他以威严镇定的神色拉过一把椅子直对着我们坐过来，贴

得很近，有种咄咄逼人的架势。

“福尔摩斯先生，我直截了当地说吧，”他张口便说，“办

这个案子我绝不计较费用。

这个女子是无辜的，这个女子必须得到洗刷，这是你的责

任。你提费用吧！”

“我的业务报酬数额是固定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我

绝不加以变更，除了有时免费。”

“那么，考虑一下你的名望吧。你如能办成这个案子，全英

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把你捧上天。你会成为两大洲的新闻人

物。”

“多谢，吉布森先生，但我不需要吹捧。我感兴趣的是问题

本身。谈这些浪费时间，讲事实经过吧。”

“报纸上讲了很多了，我恐怕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讲给

你听。不过，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弄明白，我负责解答。”

“那么，只有一点。”

“是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是什么？”

“是的，你有权利问这个问题，呵呵。”他笑了一声。

“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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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雇主与女教师的关

系，只当着孩子的面说话的那种关系。”

福尔摩斯皱皱眉，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很忙，吉布森先生，”他说，“我没有时间进行不着边

际的谈话。再见吧。”

客人也站了起来，带着一点儿怒气。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拒绝我的案子吗？”

“没什么啊，”福尔摩斯说，“我可以给你解释。这个案子

着手去办已经够复杂了，不能再加上错误的陈述来混淆视听。”

“你是说我说谎？”

“如果你坚持要用那个词来表达，我也不反对。”

我立刻跳起来，因为这个富翁脸上显示出一种无比凶残的

表情并举起了他那巨大的拳头。他显然已经被激怒了。

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微笑着，并不理会他的一举一动。

“不要吵，吉布森先生。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安静地思考

一下，对你是有好处的。”

黄金大王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了他的怒火。转眼之间他

的盛怒已转为冷漠。

“好吧，随你吧。你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业务。福尔摩斯先

生，我击败过比你强大的人。跟我作对的人没有好下场。”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好，再见，吉布森先生。你需要学的

东西还很多。”

客人愤然地走了出去。福尔摩斯却无动于衷地安然地接着

吸烟。

“有看法吗，华生？”他终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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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考虑到他是一个无情地扫除一切自己路上障碍物

的人，而他的妻子可能就是他的障碍物和不喜欢的人，就如刚

才贝茨先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咱们的，那么———”

“不错，我也这样看。”

“但他和女教师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到他写的那封信了，调子那么不正常，根本和他那不

动声色的自制不相配。显然他是动了感情的，而且是为了那个

女教师而喊冤，而不是为了他死去的妻子。要想了解真相，非

得弄明白三个人的关系不可。你看到我刚才用单刀直入法向他

进攻，他是多么镇定地应战。后来我诈他，给他一种印象，仿

佛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其实我只是十分怀疑。”

“大概他还会回来吧？”

“肯定会回来。他才不会这么放手。听！不是门铃响了吗？

他的脚步声。吉布森先生，刚才我还对华生说你会回来的。”

黄金大王果真是回来了，神色比走时安静多了。理智告诉

他，要想达到目的只好让步。

“我考虑过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许误会了你的意思。你

有理由了解事实真相，不管这个案子究竟怎样。但是我可以老

实地说，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与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是否没有关系，这个需要我来确定，是不是？”

“是的，我想是这样。”黄金大王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

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继续观察吧。你想问什么？”

“事实。”

黄金大王稍微有些迟疑，他的脸变得更阴沉了。

“我可以简短地告诉你，”他终于说道，“有些事情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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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痛苦又难言。我只拣必要的说。我是在巴西淘金的时期遇见

我妻子的。她是一个马诺斯官员的女儿，长得很美。那时我是

一个热情的青年，但即使今天冷眼回顾，我也觉得她当时是一

个稀有的美人。她也具有深沉丰富的、热情奔放的热带气质，

这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全然不同。长话短说吧，我爱上了她，

娶了她。可是过了几年，我才认识到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完

全没有。

“我的爱冷却下来。但是你知道，女人啊！不管我怎么样，

也影响不了她对我的感情。我之所以对她冷淡，是因为我知道

那对我们都有好处。但毫无办法，她还是深爱着我，不管我用

什么办法，她仍旧同样地崇拜我。

“后来出现了一个邓巴小姐。她应招聘广告，成为我们孩子

的家庭教师。你大概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大家也公认她是

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装得比别人高尚，我承认与这样一个

女子在一座房子里生活，我不可能不对她发生亲切之情。你责

怪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怪你这样想，但如果你这样向她表白了，那我就得责

怪你，因为可以说她是被你所纵容和保护的。”

“也许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责备暂时又使他出现了原

来的怒火，“我不需要装得那么高尚。我最需要的就是爱这个女

人，占有她。我就这样告诉她了。”

“哼，你做了，不是吗？”

“我告诉她，如果能娶她，我就一定会娶她，但这不取决于

我。我说我不在乎钱，所有能使她快乐舒适的事我都肯干。”

“很慷慨。”福尔摩斯讥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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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你，福尔摩斯先生，只是想和您探讨办案问题。我没

有征求你的批评。”

“我只不过是看在这位年轻女士的分上才管这个案子的。”

福尔摩斯厉声说，“她被指控的罪状很严重，但你企图对她做的

事情更过分。你们这种有钱人就应该受点儿教训，叫你们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你们的钱收买，来宽恕你们的罪过！”

我真没料到，黄金大王竟然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番训斥。

“是的。我感谢上帝，我的计谋没有如愿以偿。她坚决不

从，她本来当即就要辞职回家的。”

“为什么没走呢？”

“这个，首先还有别人靠她养活。她很善良，不忍心放弃职

业不管他们死活。我一直留她，她才答应留下来。另外一个原

因就是，她知道我对他的感情，知道自己对我的影响力有多大。

她要利用这个影响力来做好事。”

“做什么？”

“这个，她知道一些我的事业。福尔摩斯先生，那是非常庞

大的事业。我可以兴建也可以破坏———而一般我总是破坏。企

业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我是全力以赴的，我绝不叫痛，也绝不

在乎别人叫痛。

“她的看法不是这样。也许她是对的。她深信一个人的额外

财富不应该建立在一千个人破产和饥饿的基础上。这是她的观

点，我相信她能超越金钱看到更长久的东西。她认为我肯听她

的话，她相信通过影响我的行为可以为公众做点儿好事。于是

她留下来没走。后来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为什么会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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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大王停顿片刻，沉思不语。

“这对她很不利。我不否认这点。起先，刚一出事，我太吃

惊了，我简直认为她是由于过分激动而完全违反了本性。显然，

我妻子是一个极端妒忌的女人。尽管我妻子没有理由妒忌我和

女教师的关系———这个我看她也知道，她确实觉得这位英国姑

娘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她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影响力。虽然

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但也无济于事。她恨她恨得发疯，她血管

里始终有着亚马孙悍妇的血液。她可能企图谋杀邓巴小姐———

或者可以说是用枪威胁她叫她离开我们。可能发生扭打，枪走

了火，反而打死了持枪的人。”

“这种可能我早已想过了。”福尔摩斯说，“可以说，这是

唯一可以代替蓄意谋杀的解释。”

“但她完全否认发生过这种情况。”

“否认并不是证据！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处境如此可怕的女

人可能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里还拿着枪。她甚至可能把它

和衣服扔在一起，自己还不知道，当枪被查出来时她可能矢口

否认以图了事，因为怎么解释也是讲不清的。你用什么来推翻

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也许吧。”

“我相信我们今天可以乘晚车到达温切斯特。很有可能等我

见过这位年轻女士以后，我会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更大的作

用。”

事实是当天我们没有去成温切斯特，而住在了汉普郡的奈

尔·吉布森庄园所在的雷神湖地区。吉布森先生并没有陪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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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但他给了我们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他是最初查

验现场的地方警察。

科文特里警官是一个又高又瘦、肤色苍白的人，给人的印

象仿佛是他知道许多不敢说出的情况。但在这些表面的毛病背

后，很快就显示出他是一个正派诚实的人，起码不会不承认自

己能力有限而需要帮助。

“不管怎样，我宁愿你来，不愿伦敦警察厅来人。福尔摩斯

先生，”他说，“警察厅一插手，地方警察即使成功也没有荣

誉，失败则大受埋怨。而我听说你是公平的。”

“我根本不署名。”福尔摩斯对他说。

“肯定地说，你很大度。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很诚实，我知

道的。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他向四面张望着，仿佛不敢说似

的，“你不觉得这案子可能不利于吉布森先生本人么？”

“我考虑过这点了。”

“你没有见过邓巴小姐，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好的女人。

他很可能嫌他妻子碍事，而这些美国人比咱们英国人更容易动

用手枪。那是他的手枪。”

“这一点证实了吗？”

“是的，那是一对手枪中的一枝。”

“一对中的一枝吗？另一枝在哪里？”

“他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武器。我们没有找到与这枝完全一样

的，但枪匣是装一对枪的。”

“要真是一对中的一枝，总应该能找到另一枝的吧。”

“我们把枪都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咱们还是先一起去看看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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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话是在警官的小屋里进行的。从这里穿过了秋风瑟

瑟、遍地金黄的草原，我们就到了一个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

顺着一条小路来到一块空地上，我们就看见土丘顶上那座曲折

的、半木结构的住宅了。其侧面有一个狭长而生满芦苇的小湖，

中心部分最狭。马车路沿着一座石桥穿过湖面。

警官在桥头停下来，指着地面说：“这里是吉布森太太尸体

躺着的地点。”

“你是在尸体移动之前到达这里的吗？”

“是的，他们当即把我找来了。”

“谁去找你的？”

“吉布森先生本人。在有人大呼出事的时候，他和别人一起

从宅子里跑下来，他坚持在警察到达之前不许移动任何东西。”

“这是明智的。我从报纸上得知枪是在近旁打的。”

“是的，非常近。”

“离右太阳穴很近吗？”

“枪口就在太阳穴边。”

“尸体是怎么倒下的？”

“仰面。没有角斗挣扎的痕迹，毫无痕迹，没有武器，她左

手里还攥着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

“你是说手里攥着？”

“是的，我们很难弄开她的手指。”

“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排除了死后有人放条子做假证据的可

能性。还有呢！我记得条子很简短，写的是：‘我将于九时到雷

神桥。格·邓巴’，是这样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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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小姐承认是她写的条子吗？”

“是的，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但是她现在什么也不

说。”

“这个案子确实是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唯

一清楚的。”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现在，假设条子真正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以

前被死者收到的。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

会见中总用不着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儿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

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细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

的。”

石头是灰色的，但缺口却是白色的，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

大。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似是猛击的痕迹。

“需要很猛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思索着说。他

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

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

“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与本案毫无关系。好吧，这

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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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像铁板一样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

迹。”

“那我们去吧。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

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那位访问过我

们的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的各

式各型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的一生中积累的东西。

“吉布森先生树敌不少。”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

斗里总是放着一枝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的

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这位去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残酷和侮辱的言辞，甚至

是当着用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

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

“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

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

我从他那儿却得到了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

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

的。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

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定在桥边和吉

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我有几个极重要的

问题需要问她。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

７１



只有一点除外。”

“哪一点，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的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

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凡是自相矛盾的

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

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

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

竟会干出如此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

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我说，华生，

就算是你，也应该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

“不会，我不信。我认为咱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错觉。”

“但你的观点还需要解决大量的疑问。”

“不错，我们就是要解决它。邓巴小姐说她根本不知道手

枪。照咱们的设想来推论，她这样说是说的实话。因此，手枪

是被放到她衣橱里的。是谁放的呢？是那个给她栽赃的人。那

个人不就是犯罪的人吗？你瞧，咱们一下就找到一条大有希望

的线索了。”

第二天早晨，在那位辩护律师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陪同下，

我们获准到监狱里看邓巴小姐。

她给我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真难怪那位黄金大王也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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